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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摇离

我悄悄地远离了他们，流着泪冲向大海，冰凉的海水冲

击着我。我知道，我的城堡已崩溃，我的心已永远被埋，再

也找不回来了，童话在我手中燃烧，一寸一寸吞噬着我的心

⋯⋯

是一个很“坏”的孩子，至少在我的眼中是那样。他吸

烟、喝酒，又时常打架。但我也不知是怎样跟他相识的。就

在那一天黄昏的校园里。

他送我上下学，我并没有拒绝他。跟他在一起，我的心

情格外好，我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可这并不意味着什

么，不是吗？我跟他只是朋友。

好友梅子今天约我去海边玩。这一天，她对我说了许多

关于他的事，紧张而羞涩。我明白，她已喜欢上他了。“我

⋯⋯我已经爱上了他⋯⋯”梅子的脸通红通红。我不敢想

像梅子竟用这么强烈的字眼来形容———“爱”。

他写了一张纸条问我可不可以做他的女朋友，他说他会

保护我。我果断地拒绝了他。我知道，他以前有很多女朋

友，他有太多没有好结局的“情史”，更何况，在他背后有

一份更强烈的爱在等着他。

今天是星期天，他约我去爬山。我愉快地答应了，走出

宿舍，我只觉背后有一道火辣辣的目光在燃烧！当我们爬上

山顶时，我开心得几乎轻轻一碰就能碰到天堂，突然间，他

的脸离我好近，直至今天，我才发现他的眼神好温柔好体

贴。

·员·



爱的晴天里有雨

回到宿舍，梅子用一种很怪的眼神看着我，看得我毛骨

悚然。说真的，我讨厌她那种审犯人似的眼神。“我爱他！

真的好爱！”梅子说话时泪水就掉了下来，楚楚可怜。我不

敢妄动。“但你为何跟他在一起？你是我的好朋友！”梅子

歇斯底里地哭叫着，像只受伤的小鹿毫无目标地跑了。

梅子淋雨感冒了，不肯吃药也不肯看校医。谁都不理，

只顾一个劲地哭。为了爱他，梅子仿佛要丢了她整个天空。

他得知后，就急急赶来了。这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他紧紧

地抱拥着脆弱的梅子。我的心好痛。

他找到了我，他说他很苦恼，他既不愿让固执爱他的梅

子伤心，又舍不得放开我。“那就是一只脚踏两只船啰？”

我嘲弄着，看着他的眼睛却有些苦涩。他说：“但我喜欢的

是你！”“爱比喜欢更有分量，梅子失去你，她会伤心地死！

更何况，我一点也⋯⋯也不喜欢你。”天知道，我当时的不

忍和心痛。他带着忧伤的眼神走了，走出了我的视线，也走

出了我的生命。

梅子和他开始了正式的交往，他似乎已忘了他曾经喜欢

过我。梅子甜美可人的笑容时常刺激着我的神经，使我头疼

得几乎死去。我不是圣人，始终都迈不出感情的束缚，我开

始学会偷偷地想他，我只能在心中为他堆垒一座城堡，编写

一篇关于我和他的童话，一切都很美。

我已彻底地失去了他，那么就让我去承担这种痛苦吧！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在自织的情网中沉迷不醒！我爱上

了他却不能言语。

一天，他跟梅子出现在我面前，他对我已平淡得一如陌

生人。梅子邀请我一起去海边，我答应了，临走时，我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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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望着站在梅子身后的他，心虚得像个小偷。

海比我想像中更美、更神奇。梅子一直都靠在他怀中，

而他也温柔地拥着她而坐。梅子当着我的面吻了他，看得出

来，这是个宣布占有式的吻。放心吧！梅子，我不会抢走

他，纵使我也爱他。我悄悄地远离了他们，流着泪冲向大

海，冰凉的海水冲击着我。我知道，我的城堡已崩溃，我的

心已永远被埋掉，再也找不回来了，童话在我手中燃烧，一

寸一寸吞噬着我的心。

这注定是个多雨的季节。我、梅子、还有他的童话，就

让它深锁在我的城堡里吧！或者，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

以开启这座城堡，但，已经很足够了。

消失的背影

他是我的初中同学，一个脾气极好的男生，而我是个人

缘很好的女生，两人相遇，一番“称兄道弟”之后，便成了

“哥们儿”，很铁的那种。我们一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他得了奖学金自然少不了请我饱餐一顿，他被罚，我也跟着

倒霉，一天到晚，打来闹去，为难忘的初中生活平添了一抹

亮丽的色彩。

挨过了灰色的苑月，在骄阳似火的怨月，我们顺利进入
了高中，我在远班，他在缘班。
高中的生活远非想像中的简单，教室、食堂、寝室三点

一线，忙碌得快让人窒息。我的家离学校很远，刚好他又与

我顺路，于是我提出一起回家。讲义气的他，大手一挥，二

·猿·



爱的晴天里有雨

话没说便答应了。从此，我们每天都一同回家，风雨无阻。

一路上总是有说有笑，有吵闹也有争执，互相关心，互相帮

助。夏天，我会请他在街头大吃冰淇淋；冬天，他也会大方

地将他那厚厚的围巾让给我。一路的欢声笑语伴随我度过了

忙碌的高一。

渐渐地，我发现关于我和他的流言多了起来。于是，和

他一起回家时我开始不自在了，话也明显少了，态度也很冷

淡。尽管我的内心不断告诉我不要在意那些流言，只要问心

无愧，早晚有一天流言会自生自灭的。但我还是觉得别扭，

一起走的路上已不再有我们的欢笑，取而代之的是漫长而又

尴尬的沉默。终于，我被汹涌的流言击垮，我选择了屈服

———与他保持距离。在文理分班时，我毫不犹豫地选了

“文科”，只因为他的理科好而不会择文，只为了与他“决

裂”。

我给他写了一封短信，因为我无法、也没有勇气面对

他。那信上写着我绞尽脑汁编造的极为蹩脚的谎言：我讨厌

你，故今后大家各走各的。我将信在课间塞给了他。飞快

地，在他疑惑的目光中，我带着尴尬跑开了。

我无法想像他在看完信后的心情，只知道再也不会有人

和我一起吃冰淇淋，再也不会有人将围巾让给我了。从那天

起，回家的路上便只剩下路灯下长长的影子陪伴着我。以后

的日子，我不知是怎样过的，只有一个念头：躲开他。很显

然，他也在躲我，就这样，两个人像捉迷藏一般，再也没有

见面。没有他陪伴的日子，我只有用拼命的学习来掩饰内心

的空虚与不安。我知道，我伤了一个关心我的朋友的心，我

为此而惭愧不已。一个雪花飘飞的周日，初中的班委召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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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学在一块儿聚会。聚会上，我见到了久违的他。看着他

消瘦的脸，我那几近愈合的伤疤又开始撕裂，我的心又开始

滴血。聚会开到一半，我便逃了出来一个人独自站在落雪中

品尝孤独。往事的一点一滴涌上心头，一阵酸楚。

远远地，有人走来，是他。他看到我，先是微微一怔，

旋即转身而去。我呆呆地望着他消失在雪中的背影，那一刻

只有尴尬属于我。

风夹杂着雪花向我袭来，我将脸深深地埋进领子里。那

一刻，我又想起了他厚厚的围巾，想起了他温馨的关怀。我

的意识又一次碰触了孤独女神的臂弯，一阵孤独感犹如电击

般传遍我的身体，任凭泪水划过脸颊。在泪眼朦胧中，我似

乎看到两颗曾经同轨而栖的流星，被一道无形的银河分居两

地，不再相遇⋯⋯

生命的光亮

在小学，我一直和男孩子同桌，可能由于年龄小，不懂

得如何和男生相处，反正整个小学和我的异性同桌几乎没说

上两句话。

上初中的第一天，我与亮分在同一桌。当时，他是全班

最帅的男生，也是我平生遇见的最帅的男孩，这不是我个人

错觉，同学们都一致认为亮挺帅。我想我的座位大概是很多

女生羡慕得不得了的吧。

说来就是怪，尽管我内心里对亮有好感，可我在与他的

相处中，并没有表现出来。他呢，压根儿就没注意上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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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晴天里有雨

天，我认真上课，下课仔细做作业。他呢，我知道他在小学

是个“问题少年”，每天只知道玩。后来没过多久，调座位

了，我被调走了。当时，亮做了个抱拳的动作，很逗地说：

“郧燥燥凿遭赠藻！”然后就分开了。
上初二时，只觉得他很好，很好。其实亮是那种大众化

的“王子”，我的好友曾经戏称亮像刘德华那样能让所有的

女孩都喜欢他。这点，我也觉出来———每个女生对他都很客

气的。他也很有“本事”，总会在女生面前弄出些什么有趣

的事。他能很快和大家笑，玩儿成一片。而这时，我的座位

离他很远，看他开心的样子，我只觉得被一切遗忘了。我心

里失落，有点后悔与他同桌时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和他聊

聊。人与人之间沟通时间长了肯定会生出一些情感来。我在

课堂上经常不自觉地将目光膘向他，越看越觉得亮是那种完

美无缺的男孩，越看心里越不安。

老天有眼，我很快又和亮调到一起了。他坐在我旁边，

只不过不是同桌，中间隔一条路。有时他向我借笔、借橡

皮。有时我也跟他说几句话，本来我喜欢他，说话很小心，

有时呢，我也跟他开开玩笑，可他却很乏味，所以每次总是

很快冷场。我发现他是那种开朗外向阳光型的男孩。在亮眼

中，我可能根本没闪烁过，可是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他，

喜欢他的东西、字迹、声音⋯⋯成了疯狂的“爱屋及乌”。

但是，这一切只有我知道，好朋友不知道，亮更不知

道。我依然是非常谨慎地保护着我这一点点情感。我最亲密

的朋友再是一个开朗、成熟的女生，她也许看出什么了吧，
给我讲了许多关于亮的事情：他有排着队的女朋友，大多也

是“班花一级花一枝花”，几天换一个。大概也在暗自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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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吧：别陷进去了，他是个“情场”老手。我更谨慎了，

在大家面前，我从不表现出一点点对亮的好感。可每天晚

上，在日记里又写满了对他的思念。同时，我也从没放松学

习。我的成绩总保持在年级前三名———这样更不会引起老师

和家长的怀疑。这样，又过去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与人打

架，伤了头，住院了。班里组织去看他，我与几个女生约好

谁也不去，可是我内心里却在为亮担心。我恨不得马上就飞

到他身边，当然我更希望班里就我一个人去看他，可我做不

出。我说好了不去看他，看到别的女生去看他，心里难受极

了。还是再了解我，她硬是拉着我去看亮。我与 再合钱买
了一个大大的松软的玩具熊。

我只写了几个简单的、但却凝结我所有心思的字：“祝

你早日康复，友。”我们进了病房，天哪！一屋子都是他的

女朋友！有曾经的，也有现在的和将来的。我们只把礼物放

下，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临出门前，亮惊奇地看着我：“你

也来了？！”我微笑地点了点头。你们无法想像，当时听到

亮这样对我说话，浑身仿佛被熨斗烫过一遍，心里别提多满

足了。也许，亮压根儿不会想到，一个平时严肃、成绩优秀

的女孩会来看他。现在想起来，亮在当时也许就没看我写的

话。也许认为礼物只是 再送的。其实这也没什么，他只要
知道我去看了他就够了⋯⋯然而我永远与亮没有缘分，就在

我雄心勃勃想计划一下如何与亮发展时，一场“大难”来

临了。星期五，亮值日。他每次值日都是先逃掉，而这次，

他在大家面前认真地拖了地。老师在前面说：“亮明天要去

外地了，以后不来了⋯⋯”我的心猛地一沉，仿佛一切都

要毁灭了。我回头看了一眼，亮正在装书包。老师说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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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晴天里有雨

了，我背着大家，脸朝着窗子，快快地装书包。我心里难受

极了。忽然，有人喊：“亮，再见了啊，发达了别忘了我啊

⋯⋯”“再见啊！”我知道，亮此时正像平常一样笑着与大

家告别，像平常一样走出门去。然而，以后我永远也见不到

他了。我低下头，泪水在眼圈里打转转，可却不能回头看他

的背影⋯⋯

上帝也许可怜我吧，两天后的课间，我与 再笑着跑出
去，竟在走廊见到了亮。他说他还没走呢，要最后来一次学

校。大概再同情我，在我俩跑上楼去时，再调皮地大喊一
声：“亮，小希有话对你说。”我气得打了 再一掌。亮会听
见什么吗？谁知亮竟然跑上几个台阶，用他明亮的眼睛看着

我，笑着问：“什么？”此时楼道里没有人，再也快快地跑
上去等我。我第一次这样仔细看他。我红了脸。“不⋯⋯没

有什么，祝你一切顺利，一路顺风。”“谢谢你，再见！”亮

也很礼貌地回应我。这就是我期盼的圆满结局吧。泪水不争

气地流下来，我最终没说出什么⋯⋯

“快点儿，上课了！”再在上面喊。我拭掉泪水，跑上
去，再和我一起进的教室，她什么也没看出来。后来我才知
道，亮将随他的父母一起到南京。南京本来就是一个美丽的

地方，我感觉亮这一去，南京会变得更美，而我所在的城市

便由此暗淡下来。

我知道亮的世界中不可能再有我，但我生命中曾有过

亮，我也感到很满足。

·愿·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今生今世

期末考试后，一身轻松的我第一次上网聊天，与一个男

孩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战斗，因为他居然不相信我是

酝酝！！当然，最后他还是向我缴械投降：“我认错，也许你
是个正宗淑女呢！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宁，你呢？”

虽然他还是加了“也许”两字，但我认为不妨见好就

收：“好吧！我叫阿霞，是就要结束大学时代的纯真少女。”

于是化干戈为玉帛。

接下来的谈话相当投机，在网上居然能碰到一个不那么

无聊的人，不可不说是意外之喜。不过那时，我可绝没准备

发展别的什么，对网恋我一直持反对态度，而且我正在办出

国手续，到英国继续深造是我的梦想，没人能留住我。

第二天，意外地收到阿宁的 耘—皂葬蚤造，邀请我去看看他
的个人主页，键人一串字符，几秒钟的等待后，就看到一方

幽蓝的水，水面上飘着迷蒙的雾，浓雾散去之后，一个蓝色

的空间弥漫开来：天蓝、水蓝、灰蓝、宝蓝，浅浅深深，如

水般滴在我的心底———我在这一瞬间被征服。

天天上网，天天写信，天天阅读各自的主页，交往变得

频繁起来，我几乎怀疑自己已经爱上他了。可是，我怀疑文

字和网络的真实，而且，隐隐地觉得他对我藏起了一些东

西，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他用时机不到的借口来

拒绝我的互相通电话的要求，简直让我觉得这些日子自己纯

粹是在自作多情。

我的出国计划仍在进行，他是知道的，但从不发表评

·怨·



爱的晴天里有雨

论。直到有一天，我告诉他，我已经订了下周二的机票。

一段好长的沉默，我盯着屏幕的眼中渐渐有了晶莹的东

西，他终于说：“周六晚八点，我在三号路对面的麦当劳门

口等你。”

我的心狂跳：“怎么认你？”

“我穿一身黑衣，不论阴晴，我手里拿把蓝色的伞。”

“好吧，那我穿一身纯蓝的衣裙。为什么约在麦当劳？”

“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可我不是轻舞飞扬。”

“轻舞是痞子蔡的，而你是我的女主角。”

周六，我提前半小时来到麦当劳前的天桥上，那里可以

看到麦当劳的所有动静。我边等待边想：一段网络爱情能否

下载？

苑：缘园，黑衣蓝伞的人出现了，清瘦苍白，周围的繁杂
丝毫不能打扰他的宁静。天哪，竟然是他！在七年前一个情

窦初开的女孩的故事里，他是无所知觉的男主角，而那个为

他留起长发的女孩就是我，毕业之后的这些年，他的面庞渐

渐在梦中变得淡然。可是，今日一见，七年前的旧梦竟在一

瞬间被开启，是造化捉弄，还是天赐厚礼？

“真没想到。”他说，我佯装轻松地玩笑：“怎么，你失

望了？”他望着薯条一语不发，我的心一沉。

“阿宁，你在听吗？”我推推他。他惊觉过来：“不好意

思，我走神了，没看见你说什么。”应该是没听见，我笑

他。

他的脸一下红了，忽然想起什么，递过一个小盒：“你

说过喜欢玻璃制品的纯净，所以挑了它送你。”打开，是题

·园员·



名“飞天”的玻璃雕塑，体态丰满而身姿轻盈的唐代女子，

于东方古典情调里包含着禅机。

在我打量“飞天”的当儿，听见他哺哺自语，“七年

呀，以为人海茫茫，从此不见，可世事真是巧呀。”

那个晚上，我是彻底地迷醉了，因为他的回忆，因为他

曾经与我一样的少年情怀，我也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连自己

都觉得是废话的话，而他始终非常非常专注地盯着我。像我

这样一个长相平平的女孩，怎么能承受如此的深情注视，何

况他是我七年前就已暗恋着的男孩？

圆员：猿园，西词里私人聊天室。
“圆源苑！”
“怨怨怨”
“圆源澡燥怎则泽葬凿葬赠苑凿葬赠泽葬憎藻藻噪。”
“还是不懂！”

“杂蚤造造赠早蚤则造，陨造燥增藻赠燥怎圆源澡燥怎则泽葬凿葬赠苑凿葬赠泽葬憎藻藻噪。”
我在屏幕前已沉醉了。

但是，这样浓这样真的一份恋情，最后却一直没有结

果，在离别前的那个晚上，他只说了一句“一路小心”，便

转身而去。看着他的背影，我突然说出连我自己都很吃惊的

话。“如果你要我留下，我可以不走。”但他绝尘而去，没

有做丝毫迟疑。

于是，我只好伤心地去了那个遥远而寒冷的国家。

半个月后，打开邮箱，一封一封信，直读得我泪流满

面。

“浮在河面上的一双眼睛仍炯炯然，望着一条青石小

径，水来我在水中等你，火来我在灰烬中等你。”

·员员·



爱的晴天里有雨

我不明白，网上的阿宁和现实中的阿宁是不是一个人，

他为什么时而热情时而冰冷，他是不是在意我？我决计不再

理他。

一年后，我以为自己成功地忘记了这段恋情，我于是在

家人的再三召唤下回到了那座有阿宁的城市。

呼朋唤友，一大帮人去喝咖啡，我被众星拱月围在其

中，炫耀地大谈我的异国生涯，得意之余心中竟隐隐地痛。

天知道为什么，我仍是那样那样迫切地想知道阿宁的情

形！

终于还是忍不住，悄悄问最要好的小姐妹月儿，阿宁怎

么样？月儿有点儿惊讶，你问他干吗？我支吾道，昨天偶然

听朋友提起，顺口问问，他是我初中同学嘛。唉，月儿叹了

一声，那家伙也够惨的。

听说他高二时被一场高烧毁了听觉，幸好他聪明，很快

掌握了说话时的口型，才不太影响和别人交流。

酷热的天，月儿的几句话使我整个掉进了冰窟窿，我这

才明白，在麦当劳他为什么那样紧张地盯着我，为什么他说

“我没看见你说什么？”临别前他为什么对我的大胆表白无

动于衷，他为什么无论如何不肯给我打电话⋯⋯

我失去控制地大哭起来，咖啡馆的人都傻了般地看着

我。

敲人阿宁主页的地址，我又看到了那一方幽蓝的水，鼠

标滑过处仍有点点涟漪，浓雾散去，突然看到蓝中出现了一

块极不和谐的红：“阿霞，是你吗？输人你的生日和你学校

的名字，你会找到你要的答案。”手不听使唤，连打四次才

输对了。

·圆员·



“太美好的东西总有暂时借用的感觉，当医生告诉我已

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我知道借期到了。请原谅我骗了你，可

我只是存着万分之一的希望，盼能恢复听力完整地面对你的

温柔，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如果真有来世，我一定记

得你，再找你，再认识你，那时一定娶你⋯⋯”

泪缓缓淌过我的脸，我的手匆忙零乱地在键盘上飞舞。

网络，网络，如果你真有灵性，就把我的心语告诉他吧：阿

宁，我不要来世，只要今生⋯⋯

缘分的天空

那是高二的一天，我去图书馆想“一览众书小”，当我

习惯性地正要取下我最爱看的《汪国真诗集》时，突然，

一只手伸了上来，而且不偏不倚地搭在了我取书的手上。我

回头一看，旁边站着一个高个头的大男孩，戴着黑边眼镜，

头发长长地夹在耳边，圆圆的脸在发胖的体型的陪衬下显得

格外富态，不算帅却有着书卷味。也许他特有的气质更适合

用吉他弹奏出来。我回过神来，发现他也在看着我，刹那间

空气凝固了，几乎在同一时刻，我们条件反射似地缩回了

手。我一看周围的同学正望着我们，脸一热，不顾一切地对

着他直吼：“你好讨厌！”转身就向外跑去⋯⋯

那次的遭遇让我尴尬难奈，好几天我都没有勇气去图书

馆。奇怪的是那个讨厌的影子一直在我眼前浮现，我竭力想

忘掉他，他却越发调皮，有时竟然在我的脑海里跳舞。更令

我难以相信的是对于那天的口无遮拦，我越来越觉得十分惭

·猿员·



爱的晴天里有雨

愧，进而有一种不可琢磨的想法紧随着我，有时强烈得锐不

可挡，那就是急切地希望能再次见到他，哪怕仅仅一眼，我

也满足了。

一天放学，刚走出楼梯口，不期而来的暴雨从天而降，

我急忙往回跑，不料只顾抱头瞎逃的我撞飞了一个男孩的

书，我捡起来一看是我心爱的《汪国真诗集》，当我用手帕

擦于上面的雨水递上去，顿时我呆了，原来是他，那个我曾

“讨厌”的他。“对不起。”“没关系。”“你也爱读汪国真的

诗吗？”“是的，你呢？”他丝毫没有怪我的意思。“嗯，我

也爱看。”说着便翻开了手中的书，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

“童”字。“你叫童对吗？”“是的，你呢？”“猫儿，你还记

得上次图书馆那个骂过你的女孩吗？那天我不应该那么

凶。”他含着笑说： “是你？我早忘了，不过我不会怪你

的。”啊，他早忘了！说明他并没有在意那件事，也就是说

他不会斤斤计较。看着那张稚气未脱的脸，我的心像乱了阵

脚的鼓点怦怦狂跳，终于我鼓起勇气说：“明天，我们一块

去图书馆看书好吗？”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说好一言为

定。

就这样一来一往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童很健谈，相当

幽默，还带有一点儿少年的羞涩，整个儿就是我心仪的那种

男孩。重很珍惜我们的友情，处处都替我着想，我们在一起

相处得很好。那一段日子，我感到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了。快到我的生日了，童说要送我圆园朵幸运的茉莉花，他
诡笑着解释道：“圆园代表爱你。”那一刻我激动的泪花满眼。
生日那天，我们相约学校中心花园。

我一袭白裙，并了却了一桩心愿———为我心爱的男孩披

·源员·


